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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回家才是节
□朱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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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多余的母爱
□钱永广

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不肯进
城，所以她至今仍住在农村老
家，和我居住的城市相距五六
十公里。而我因为工作关系，
回去看母亲的次数又不是特别
多。特别是三年前父亲去世
后，为便于和母亲联系，让母亲
能在手机中看见我，我终于说
服母亲，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
机，开通了微信。

此后，每天早晨，母亲不是
给我打来视频电话，就是发微
信语音提醒我，什么该起床了、
快要上班了、可别忘了吃早饭
之类，仿佛我还是一个离不开
母亲的孩子。

不知不觉间，母亲给我打
这样的视频电话或发语音已有
两三年了，可她提醒我的话题
一直未变，如果是夏天，她准会
说今天气温太高了，小心别热
着；如果是冬天，她准会说今天
很冷，多穿两件衣服，别光顾着
好看；如果是雨天，她会说出门
要带伞，千万不要淋雨感冒了；
如果听说我今天有应酬，她准
会没完没了地叮嘱我，一定别
多喝酒，那样可伤身体了。

用手机给我打电话，几乎
成了母亲每天的“必做功课”。
有时我因为忙，没有接她的电
话，不一会儿她准会发一段语
音过来，而我也慢慢习惯了母
亲的这种电话和微信语音。

有一段日子，母亲一连几
天没有给我打电话、发语音。
那些天，我感觉好像少了点什
么。我明白过来后，立即拨通
了母亲的手机。可一连拨了好
几遍，那边居然没有人接。再
发语言过去，也没有任何回音。

我感觉不对劲，越想心里
越慌，母亲怎么了？赶紧给住

在母亲不远处的姐姐打电话。姐
姐说：“妈妈住院了，她的头晕病
犯了，幸亏送到医院抢救及时，不
过现在已经转危为安了。”末了，
姐姐还说，妈妈不让我告诉你，她
说你回来不方便、工作又忙，怕你
为她分心。

我撂下电话，就驱车向老家
奔去。等我气喘吁吁赶到老家医
院，发现母亲躺在病床上，正在安
静地打着点滴。母亲病得这么
重，她还不肯告诉我，想到几年前
失去父亲的痛，我的眼泪不禁夺
眶而出。这下母亲急了，心疼地
抚摸着我的手说：“儿子，哭什么
啊？妈不是好好的吗？你看看，
你开车赶这么远的路，就为了看
看我，多辛苦多劳累。现在还是
疫情防控期间，一点也不知道注
意身体和防病。早知道让你姐把
手机给我，我给你来个视频电话
就是了，省得你来回跑，折腾坏了
身体。”

母亲把“劳累”说得特别重。
我才想起，我每次开车回家，母亲
总是把我后备厢装满了米、油和
她种的菜。这可是她平时在老家
劳累所得的呀。现在为了看母
亲，我仅仅是开车回来看看她，母
亲就心疼我累了，要注意身体。
看着病床上的母亲，我的眼泪又
涌了上来。

母亲虽然很平凡，又上了年
纪，但她爱子女的心，并未随着岁
月而老去。母亲每天用手机给四
十多岁的我打视频电话，提醒我
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如果有一天
母亲再不能给我打电这样的电话
了，我会多么悲伤……

虽然母亲的爱有些过度，但
我不仅不会反感，反而倍感幸福，
因为世上哪有多余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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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员”助父百岁梦圆
□朱淑娟

今年农历二月十五，是
父亲百岁寿诞。我们几个做
子女的精心安排了百岁寿
宴，宴会厅里挂了拉花、贴了
寿字，电子屏滚动播放父亲
百岁生日相册，亲友们欢聚
一堂，献上鲜花、寿桃，捧出
五层大蛋糕，斟满天下第一
大寿星酒，给老父亲拜寿。望
着健康、硬朗的大寿星，每个
人心里都乐开了花。

父亲是个农民，一生勤
劳，不嗜烟酒，敬老爱幼，与
母亲一道养育了四个子女。
特别是在1993年母亲中风瘫
痪后的4年里，他对母亲无微
不至地照料，减轻了我们做
子女的许多负担，为我们树
立了榜样。我曾对他承诺，一
定加倍孝顺他，让他晚年幸
福、快乐。2015年，我退休后，
当起了父亲的贴身“小棉
袄”，经常把他接到家中长
住，“培养”百岁老人，成了我
的梦想。

父亲90岁前，生活完全
自理。90岁后，我们作为子
女，心无旁骛地当起了“三大
员”：

一是生活服务员。为父
亲安排好每天的饮食，做到
均衡营养。父亲酷爱戏曲，我
们经常锁定电视台的戏曲频
道,让他随着剧情或开怀大
笑，或发出感叹。他嫌年轻理
发师不会刮脸、掏耳朵，我们

就挑选年纪大的理发师上门
为他理发，每月一次，他觉得
很享受。我们定时为他洗头、
洗澡、洗脚、清洗衣被。我还
买了一把修脚刀，当起了专
职修脚师。几年前，父亲还能
用老式剃须刀自己刮胡子，
近年来，我隔三差五用电动
剃须刀为他刮胡子。把他的
衣裤换成轻软的，不用系裤
带，方便穿脱。同时，为他购
置了小型轮椅，作为在家的
代步工具，偶尔推着他去公
园、绿地走走。多次带他去观
菊展、看大桥，让他亲身感受
南通的发展变化。

二是健康管理员。父亲
没有基础疾病，除了感冒，几
乎不吃药，更不服用保健品。
唯一的一次住院，是他96岁
那年，我们为他做了一次全
面体检，并通过输液，对他的
身体进行调理。他听力不好，
偶有血压波动，我就每天两
次为他测量血压。有段时间，
他小腿皮肤瘙痒。我多方咨
询，原来是皮肤干燥造成的。
于是，我买来润肤霜、护足蜜
和各种止痒药水、药膏，解决
了困扰他的这一难题。98岁以
后，他有时嗜睡，不肯吃饭。我
就与他谈吃饭的重要性，并设
定了每日必保两顿正餐的
底线。时间上可以顺着他。
有一顿晚饭，等到夜里九点
半，他才肯起床来吃。我还注

意观察他的大小便情况，适时
增减饮水和纤维食物摄入量。

三是心理辅导员。父亲年
老后时常慨叹“岁月无限好，只
是近黄昏”，怕死、疑病的情绪
时常流露出来，并由此影响到
吃饭和睡眠。最典型的就是眼
睛。父亲的眼睛在同龄人中应
该是最好的，他能连续看电视
三四个小时，读书看报一两个
小时也是常有的事情，但他感
觉有时眼睛流泪、眼底发红，于
是怀疑自己得了大病，三番五
次闹着要住院治疗。我和老公
带他先后去了4家医院，结论都
是相同的：老年退行性病变，无
须治疗。父亲耳朵不好，与他沟
通比较困难，我就用笔与他交
流。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
他眼睛没有病，要正确对待生
死，保持愉悦的心情，争取活到
120岁。临近100岁时，父亲脑
萎缩已比较严重，有时说他的
钱被谁拿走了；有时说他的什
么东西被偷了；甚至说钱存在
银行，没给存折……弄得我哭
笑不得。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老
小孩。我们连哄带骗，给他一些
善意的谎言，变戏法似的让他
丢失的物品“完璧归赵”。

父亲是我们村里第一个百
岁老人。我们给本村民小组每
户都发了长寿碗，以示庆贺。父
亲历经百年沧桑，如今百岁梦
圆。我愿意陪伴父亲走得更久，
活出精彩！

父女情

元宵节那天，读高三的女
儿也放学得早。我便想着，还
是拜年时去过父母家，要不，
今天我们一家四口去母亲家
过元宵吧？给母亲电话打过
去，先祝她元宵节快乐，然后
问她今天有没有为元宵节特
意买一些菜？谁知，我的问
话却让母亲支支吾吾。

追问下，母亲才“坦白”，
她说，因为过年时招待亲戚
剩下了好多的菜，一时半会
儿也吃不完，就把它们放在
了冰箱里，每天拿出几样来
吃，就算到今天正月半也还
没有吃完呢，哪里还需要再
去买菜……再说了，母亲说，
她和父亲年纪大了，每天也
吃不了多少。说到这，母亲
像想起了什么一样，提高了
音量，她问我：“要不你们今
天全家过来吃晚饭吧，我让
你爸去买点菜，今天不是元
宵节吗？多好啊，又是周末，
一家人聚聚。”

心突然莫名酸涩，因为
我知道，此时此刻只要我说
一声“好的，我们回去”，那么

等我们待会儿回去，母亲家
的餐桌上必定会有很多新鲜
的且是我们喜欢吃的食物；
可以想象的是，只要我说“忙，
不回去了”，那么父母亲依然
会是剩菜度元宵。我们都知
道，元宵是年的诗意收尾，多
多少少还是蕴含着一些年味
的，可就是这样一个节日，于
我的父母而言，不过是每一个
平平淡淡的日子，平平淡淡的
日子便平平淡淡地过，唯独
儿女回去才有例外。

不由想起一个朋友曾经
说起的事。他说他婚后另
居，加之工作在外，所以回父
母家一般都是在节假日。而
每次节假日回去，父母必定
会做上一桌菜。他总劝父母
无须为自己特意忙碌，父母
总会回答他“是过节呢，隆重
一点是应该的”。久而久之，
他也便认为即便自己不回
去，每个节日父母应该也都
会过得稍微“隆重”一点。

然而，某一次节日因为自
己出差，考虑归期难定，他便
和父母说了不回去，结果后来

事情办得特别顺利，他便想按老
习惯在节日回家看看。出人意
料，他看到父母围着餐桌吃着的
不过是昨天的两个剩菜。

因为儿子还没吃晚饭，接
下来的时间自然是母亲好一阵
忙碌，从冰箱里拿早早备好的
肉类各种解冻，接着是各种煎
煮烹炒。他说“简单点，能吃饱
就行了”。母亲则笑着回答他：

“今天是过节，原本应该多做几
个菜，是我懒了。”于是一桌菜
又上了桌。

据我所知，一年365天，很
多父母的餐桌上便是这样的周
而复始，儿女回和不回，完全是
不同的风景。可能很多人会
说，现在物质丰富，大家经济条
件也不差，又不是吃不起，哪用
得着搞这样的两极悬殊？嗨，真
别不信，真有这样，而且太多这
样的父母。很多时候，父母不是
吃不起，不过是感觉对待自己简
单一点，甚至差一点也没关系，
却万万不想亏待了自己的孩
子。于父母而言，儿女不回家的
节日便失去了意义，儿女回家，
则每一天都是节日，才是团圆。


